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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民居建筑的文化空间与书法艺术
———以扬州东关街区古民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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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至民初时期，扬州古民居建筑每一处宅园一体的环境均属一个具有

完整意义的文化空间，其结构层次包括界内文化空间、诗性文化空间和审美文

化空间。书法艺术以其特有的时空形式参与上述文化空间的建构。富有地域

文化和个人取向的书法艺术与园林艺术一起，将界内文化空间拓展为诗性文化

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在古民居建筑诗性文化空间营构中，书法艺术与空间意

匠是一种互生的关系：一方面，宅园主人根据自身的人生经历、价值取向选择合

适的诗词章句，通过书法艺术对建筑界内文化空间进行诗性化再创造；另一方

面，书法艺术又是建筑文化空间诗性化意匠和其后审美文化空间创造中一个不

可或缺的要素。古民居建筑审美文化空间，是在诗性文化空间创造的基础上、

在书法艺术作品特有的时空场域的介入和牵引下，观者在具体空间中对书法艺

术作品通过仰观俯察、远观近察的观照，以凝神自省和畅神想象等一系列审美

心理活动，所形成的意与境高度契合的空间再创造。这种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

的创造对于当今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建设模式选择，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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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至民初时期，扬州因盐业兴盛而致大
批徽商汇聚，加之康、乾两帝六次南巡于此和扬

州学派、画派的崛起，使这一南北汇聚、吴楚相

接、本已具强烈开放性特点的地域文化再度繁

荣。以个园、汪氏小苑、壶园等为代表的盐商宅

园，及与此相关的会馆和普通民居，共同构成了

扬州东关街区古民居建筑群。这些前宅后园、

亦宅亦园、宅园一体的建筑环境，将建筑空间、

园林空间和书法艺术空间高度融合，形成了一

个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文化空间。这些建筑文化

空间的结构层次包括界内文化空间、诗性文化

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书法艺术以其特有的时

空特征参与上述文化空间的建构，是了解宅园

主人通过营建活动将建筑的空间意向、空间意

图、空间意匠引向人对社会与自然、此岸与彼岸

哲学思考的关键性维度。建筑空间也因文化的

优先性，使传统意义的栖居空间成为“有意味

的形式”。以往对古民居建筑与书法艺术关系

的研究多从艺术本体论出发，而较少阐释它们

之间的文化学语意。鉴于此，本文拟借助文化

空间理论的最新成果，对书法艺术在古民居建

筑文化空间建构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审视，以建

构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全新的结构层次模型，

并以扬州东关街区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为样

本，对这一类型文化空间各结构层次的相互关

系和文化特征进行深入论述，以供学界参考。

　　一、文化空间的结构层次

“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建筑作为人类创造的空间样

态，传递着一个时代人对宇宙及生命存在的认

知。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

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

章》）“域”即空间，其中的道、天、地、人都不是

超时空的，是彼此相互关联的自然与社会存在。

扬州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就是明清至民初那个

时代以盐商为主要群体的人们对道、天、地的文

化性体认，具有一般文化空间共有的可认识性

和非认识性特征。文化空间的可认识性，是指

文化空间的物理属性和文化属性决定了这一空

间具有可辨识性，有让人可以触摸到的实体边

界和各种文化艺术要素的物化样态。文化空间

的非认识性，是指这一空间不是建立在主客二

元和时空对立的关系之上，而是将时间、空间、

事件与人融于一体，共同建构了一个具有文化

意义的叙事空间，需要通过对其充分地解读和

感悟才能体验到。所以，学者王振复用“建筑

即宇宙，宇宙即建筑”［１］来概括中国传统建筑

的文化和时空特点是非常贴切的。基于此，我

们将文化空间划分出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

三种结构层次，即界内文化空间、诗性文化空间

和审美文化空间。

我们将由建筑自身包括单体建筑或建筑群

所建构的物理空间称为界内文化空间。学界过

去一直认为这一空间仅有物理意义，如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就将其视为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

的“客观容器”［２］，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

“先天的直观形式”［２］。直到２０世纪后半叶文
化学研究的兴起推动了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地

理学等空间学科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

学等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渗透，人们才开始从文

化的生产运作、价值内涵与符号意义等视角来

考察空间与文化政治、日常生活与消费等话题。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菲弗尔在《空间的生产》

中针对视空间为单纯、客观物理性存在的传统

理论，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认为“空间是

社会过程的结果，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

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每一个社会，每

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与自身相匹配的独特空

间。另一方面，空间也是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社

会力量产生发展的场所，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大

的社会生产要素，在社会再生产的延续中起到

决定性作用”［２］。“社会空间”这一概念的提

出，为从文化学视野对古建筑空间相关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扬州古民

居建筑充分运用术、数和民俗化隐喻等意象，通

过建筑界内空间在平面的铺开与组织，将仅具

物理意义的界内空间拓展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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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政治、民俗等思想的阐释，即通过仰观俯

察、尝水相土来体现“法天地，象四时，顺乎仁

义”，以达到“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史

记·日者列传》）之功用。这种“其显者以数，

其隐者以理”的象数义理设计思维，将环境看

成是决定生活质量、生成凶吉心理感受的重要

依据，乃至生命存在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原本只

具物理意义的建筑空间转向对宇宙秩序和道德

伦理秩序的文化阐释，形成了建筑界内文化空

间。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同

识，并将其自觉运用到建筑空间的生产实践

之中。

如果用盐商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秩

序、伦理秩序和神秘术数的共同认知将本无任

何意义的建筑界内空间转化为界内文化空间还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话，那么富有地域文化和

个人价值取向的园林艺术和书法艺术则将界内

文化空间拓展为诗性文化空间。

赵士林认为，“中国诗性文化，它有两个系

统，一个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

性文化’，另一个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

‘江南诗性文化’”［３］。笔者认为，江南诗性文

化滥觞于魏晋文化，光大于两宋文化，其实质是

在传统儒学所提倡的实现群体生命价值之外，

更多地凸显了一些与个体生命存在相关联的审

美创造与诗性气质，以及追求个体生命在更高

层次上自我实现的需要。扬州古民居建筑文化

空间所展示的开放包容性，就体现在两者兼而

有之。扬州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中大量出现以

楹联、匾额和中堂条幅为主的书法艺术，其中有

宣示祖训家风、家庭管理与教育，做人修养与处

世，以及家道称誉与希冀的“北国诗性文化”影

像；也有聊借“壶中天地”寄情山水大隐于市

者，也有享受生活，迎接上下左右以示标榜，或

有因盐业发达感而发之的“江南诗性文化”影

像。这两种诗性文化一起共同建构起扬州古民

居建筑诗性文化空间。

明清时期，文化专制达登峰造极之势，导致

文人士子不问国事，朴学应运而生。虽先有王

（阳明）陆（九渊）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对儒学

重新阐释，继之有王（艮）李（挚）对传统道德弊

端的抨击和对日用民生哲理的宣传，后继有黄

（宗羲）顾（炎武）对君主专制的笔伐和思想启

蒙，但文化专制导致儒家正统回归、成为文化主

流则是一个不争事实。以阮元、焦循为代表的

扬州学派在此文化背景下，提倡“以礼代理”修

身治国、仁爱、“薭矩”和“改过迁养”的理想人

格，从客观上促成了扬州地域文化中儒学正统

的回归。以盐商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在正统儒家

观念和资本催生的自由冲动之间，形成了盐商

文化的基本样态。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扬

州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具有了政治伦理和诗性

的双重特征。人们通过对建筑诗性文化空间仰

观俯察和远观近察，在凝神“自省”和自在“想

象”这种矛盾的心理交织中完成了“礼”“乐”的

统一，创造出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审美文化

空间。

建筑界内文化空间、建筑诗性文化空间和

审美文化空间共同构成了建筑文化空间。在古

民居建筑文化空间中，建筑界内文化空间反映

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中国传统知识、思想和信仰

的共有认知，由此形成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的

背景和建筑装饰文化的载体。诗性文化空间和

审美文化空间则是在建筑文化空间背景下，宅

园主人因个人人生经历和对时代文化认知和审

美观念的不同，在空间生产中所作出的个性化

选择，是每一个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差异化的

根源所在。

　　二、古民居建筑诗性文化空间与书

法艺术

　　书法艺术的时空性由两部分构成。就书法
本体而言，线条的笔墨意象和整体结构形式构

成了书法艺术的空间意象，而书法线条本身的

自由变化与游动中所展露的节奏感则构成了内

在的时间性品格。“时间性是书法发生的原因

和过程，空间性是书法展开的结果，时空交叉是

书法‘合时、空’特征的表现形态。”［４］而书法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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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载体离不开诗词章句，中国古典诗词的时

空性建构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以某种特定的

地理空间为框架，将诗人的情感、历史感和社会

因素投射进去；二是以诗人的意向和心象来创

造一个多元空间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的审美空

间；三是通过时间的转换，将现实中的空间与想

象或回忆中的空间交织在一起，形成诗词审美

空间的多重意蕴及灵动感。［５］可见，一件完美的

书法艺术作品是诗词章句的时空张力与书法家

通过线条笔墨意象和整体章法所建筑的时空意

象的高度契合。

在古民居建筑诗性文化空间营构中，书法

艺术与空间意匠是一种互生的关系。一方面，

宅园主人根据自身的人生经历、价值取向选择

合适的诗词章句，通过书法艺术形式对建筑界

内文化空间进行诗性化再创造。这对书法创作

而言具有三个方面的限定条件：诗词章句在空

间中的优先性；创作形式以楹联、匾额或中堂条

幅为主，二次制作对笔墨意象的减弱作用；于多

数欣赏者来说了解空间属性所需的可读性。另

一方面，书法艺术又是建筑文化空间诗性化意

匠和其后审美文化空间创造中一个不可或缺的

要素。所以，书法家在上述互为生成的条件下

需选取易于识读的书体，尽量避免纯艺术创作

中所倚重的笔墨意象，来凸显诗词章句张力以

达到对空间的诗性化表达效果。例如，黄至筠

个园正厅高悬隶书匾额“汉学堂”，两侧楹联以

汉简书写“三千年上下古；一十七家文字奇”来

标榜黄氏家族文质彬彬、精研汉学、亦商亦儒的

文化形象；汪氏小苑女厅，为家庭女辈活动场

所，严格按照伦理秩序，安排在西路，以板桥体

书“秋?厅”来表现女性的柔美之态。上述界

内文化空间，其恰当的文字和合适的书体选择，

使人能够顺利地解读到该空间所具备的文化感

和道德伦理秩序感，从而使该空间具有了较为

明显的北国诗性文化特征。个园东路中进堂屋

悬金农（“扬州八怪”之一）漆书“饮量岂止于

醉，雅怀乃游乎仙”（见图１），以“酒”为题直接
提示人的感性生存与实践活动。个园“四季

山”名扬于世，其前“听雨轩”明柱悬行书楹联

“朝宜调琴，暮宜鼓瑟；旧雨适至，今雨初来”

（见图２），把原来属于文人专有的“时间体验”
转向诗性化的“空间意识”。汪氏小苑后院小

苑，一南北矮墙将其隔成两地，向西有静瑞馆，

向东有厨房和储粮区，月洞门朝东刻有“迎曦”

额，意早晨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最先洒向小

苑。越过月门进入小苑西部，回头见月洞门上

题“小苑春深”，苑内小径通幽，花木葱郁。月

洞门东西两小额，通过“曦”“春”的时空意象将

一个局促的小苑空间诗意化地拓展到大自然宇

宙之中，从而向世人展现出江南诗性文化所崇

尚的诗意化生活和生活的诗意化。也有像何廉

窻壶园那种两种诗性文化特征兼具的空间，如

其正厅高悬“陶朱遗范”，从明柱至厅内楹柱上

依次悬“籍花木培生气，避尘嚣作散人”，“泛萍

十年，宦海抽帆，小隐遂平生，抛将冠冕簪缨，幸

脱牢笼如敝屣；明月二分，官梅留约，有家归不

得，且筑楼台花木，愿兹草创作
"

裘”，“千倾太

图１　个园之东路中进堂屋漆书

图２　个园之听雨轩明柱行书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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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鸥与陶朱同泛宅；二分明月，鹤随何逊共移

家”。前两副楹联出自何氏自撰，以时间为主

线叙说自己宦海沉浮，自被革职之后，有家不能

归，无奈客居扬州以花木相伴，聊作出世的散

人，发出“有家归不得”的感慨和以此为“菟裘”

（告老退隐之处）。后一副则是其师曾国藩书

赠，上联“陶朱”，指春秋时范蠡辅佐勾践灭吴

后，知勾践难与同安乐，毅然弃官。他先到齐

国，后又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今山东定陶

县）定居，自称“朱公”，因仗义疏财人称“陶朱

公”。下联说在二分明月之夜，你像南朝的何

逊，伴仙鹤移家扬州。虽过于用典，也足证曾公

对这位后学的悯爱之情。何氏壶园正厅空间局

促虽属壶中天地，但书法艺术的介入，给人展现

出一个巨大的地理空间和与之关联的历史性事

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心象空间。正是书法楹联

的这一诗性化时空对建筑空间的塑造和对居者

心理空间的展示，贴切地传达出何氏对诗性文

化功能与本质的领会与现实的实践。

总之，扬州古民居建筑诗性文化空间在建

构过程中，无论是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国诗

性文化”来说，还是从崇尚生命自由的“江南诗

性文化”而言，书法艺术均是书法家通过对诗

词章句的深刻领悟和高度的笔墨技法，将可把

握或不可把握的、有限或无限的空间，通过笔墨

意象变成一个有限的、具体可感的空间存在和

时间显现形式。居者或观赏者的视点虽落脚在

空间上，但由书法艺术中的诗词章句内容和线

条笔墨意象所引发的时间性体验，迫使空间向

蕴涵在时间经验中的生命意识开放，从而建立

起对个体生命价值感和强烈认同感的体验。这

恰恰是中国式的将时间节奏化入空间方位以产

生审美化宇宙意识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正

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这种诗性化空间能使人

“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和谐”，“实际

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６］。诗性文化

空间将人对界内文化空间的生存性体验上升到

对生命价值意义的追问，这一“空间的人化”或

“人化的空间”因具有生存性体验的特征，从而

打开了审美文化空间创造的大门。

　　三、古民居建筑审美文化空间与书

法艺术

　　古民居建筑审美文化空间是在诗性文化空
间创造的基础上，在书法艺术作品特有的时空

场域的介入与牵引下，参与者在具体空间中对

书法艺术作品通过仰观俯察、远观近察这种

“流观”的观照，即像韩林德所言的“在特定的

审美活动中，主体观照客体对象，其身体是盘桓

移动的，其目光是上下往复推移的”［７］，再以凝

神自省和畅神想象等一系列审美心理活动，所

形成的意与境高度契合的空间再创造。

书法艺术的时空性在建筑审美文化空间建

构中对参与者审美意象的牵引作用，具体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既有的建筑空间作为

触发点或感知基础，通过书法本体线条笔墨意

象所建构的空间性的介入，加之参与者的想象、

虚构、情感生发所创造的审美文化空间，如以

匾、额来喻示空间属性时，书体的选择和笔墨情

趣占据主导地位；二是以书法艺术作品中诗词

章句所喻示的诗人的意向和心象的牵引，诱导

观者来创造一个多元空间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审

美文化空间，如厅堂、园林建筑中大量的楹联对

观者心象的干预；三是通过书法艺术时间性的

牵引，使观者通过时间的转换，将现实空间与想

象或回忆中的空间相交织而创造出一个时间性

色彩浓烈的审美文化空间，如上述何廉窻壶园

正厅一组楹联，将历史空间、地理空间引入观者

的心象空间之中，来触发观者的记忆与想象，从

而建构起一个新的审美文化空间意象，即属此

类。需要强调的是，书法艺术作品的这种有效

介入，往往是综合性的，只是在不同空间中各有

侧重而已。但无论以何种方式为主导介入或牵

引观者审美文化空间的创造，都表现出国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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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蒂固的空间主导时间、时间空间化这一特有

的时空观和宇宙观，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诗性

化表达和审美关照有别于西方艺术的主要思维

方式。

正是由于扬州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兼具

“北国诗性文化”和“江南诗性文化”双重影像

特征，故在审美文化空间建构中观者的审美心

理活动自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建筑界内文化空间对天道观和诗性文化空

间对政治伦理关注的空间生产实践，符合正统

儒学在道德修养中所倡导的通过自我意识来不

断省察自己的言行，并将其作为知行合一惟一

途径的文化精神。这是一种凝神自省的审美心

理活动与意识，在宅园一体的建筑审美文化空

间建构中，至少沿着如下路径进入审美状态和

审美文化空间的再生产：首先，将建筑界内文化

空间和诗性文化空间的空间构成语言确立为空

间美的基础；其次，在人与上述时空的交流中始

终以“仁”即孔子“践仁以知天”和孟子“尽心知

性以知天”为旨归，在此建构起一个将天道、天

命、仁、性打成一片而贯通为一，圆满地展示天

道性命相融汇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境界。这种依

“仁”为归一的凝神自省式审美活动，创造了一

个超越现实客观世界的空间，克服了人与人的

距离，进入了一个主客融合、物我齐一的审美文

化空间，完成了审美的意象或意境的创造。同

时，这种凝神自省也并非单纯的传统意义的审

美心理活动，“而是人的生命体全身心的一种

体悟与操作，其实质乃是生命对生命的启动、生

命与生命的拥抱、生命向生命的超越”［８］３８。

对生命存在自由的冲动则是畅神想象审美

活动的源泉和诗性文化空间创造的基础。江南

诗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对自身生命

“乐”的高度关注，就是将肉体的形下之乐和精

神的形上之乐相统一、相调和，超越高雅文化与

大众文化、出世性和入世性的历史鸿沟，达到物

我、时空、精神与肉体的合一。如果说自宋以来

的园林文化完成了人对现世世界的超越，那么

扬州古民居建筑中的园林文化则是强调了人对

现世世界本真的回归。“艺术意境的结构同时

是艺术的美感结构，中国艺术之于它的欣赏、诠

释者而言的美感价值，同时也就是艺术意境创

构、诞生中的结构价值，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同

构关系。”［８］１７７所以，考察扬州古民居建筑美感

特征与价值的思维起点，也可被看做是其意境

即审美文化空间创造的自觉起点。扬州盐商群

体虽通过盐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在“商不

入仕”的封建专制时代政治上仍处于边缘地

位，这迫使其在商业成功后依然需要通过正统

途径进入权贵阶层，所以就有了盐商贾而好儒、

商而兼士、崇尚宗法、封建正统的文化人格倾

向。同时，受江南诗性文化影响，扬州盐商极尽

所能地追求物质上的享乐，构成了其文化人格

的另一面。于是在园林中，有诸如“暗水流花

径，清风满竹林”“秋从夏于声中入，春在寒梅

蕊上寻”（个园）这样的以经验性的物质性空间

作为触发点或感知基础的审美空间，也有“竹

宜著雨松宜雪，花可参禅酒可仙”，卢氏宅园淮

海厅外明柱小篆书联“物外闲身超世纲，人间

真乐在天伦”（见图３），以现实空间与想象或回
忆空间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审美空间。再如汪

氏小苑正厅“春晖室”悬小篆长联“既
#

构，亦

#

堂，丹閕?茨，喜见梓材能作室；无相犹，式相

好，竹苞松茂，还从雅什咏斯干”，通过意向和

心象来创造一个极富时间色彩的家庭兄弟和睦

一起吟咏着《斯干》造屋的多元空间，从而形成

一个冀期当下和未来汪氏家族和谐兴旺的完整

审美空间。也有像卢绍绪宅正厅“淮海厅”所

悬“熬霜煮雪利丰盈，屑玉披沙品清洁”，将盐

业的“熬霜煮雪”“屑玉披沙”时间化、空间化为

商道与人道。

在这些诗性化的审美空间中，没有了传统

园林艺术中那种出世之情和“隐”的文化意蕴，

而是对五味、五色、五音之美的真实性体验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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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卢氏宅园淮海厅外明柱小篆书联
自然景色的欣赏。这种畅神想象的审美活动少

了对生命意义的历史性追问，更多地专注于当

下，专注于审美创造活动与政治关系、伦理关系

之外的美产生的本源和与生命的物质性关系、

认识性关系、经济性关系等，在强化生命生存本

真价值的同时，完成了人的生命创造与自然生

命创造的统一；也是在这种物质性和精神性双

重性体验中，完成了人的自然性、物质性、社会

性、主体性、精神性等多维空间相统一的审美文

化空间创造。

　　四、结语

扬州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间的创造，是那个

时代以盐商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在完成财富积累

和面对地域文化中儒学正统重新回归背景下，

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重新思考与实践。人们把

“北国诗性文化”和“江南诗性文化”看似矛盾

的空间并置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场域中，成

功地找到一个新的平衡，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

“天人合一”的审美文化空间，其意义在于这一

建筑文化空间向后人展示了盐商群体“诗意地

栖居”和日常生活诗意化的时代影像，展现了

这些具有较高传统文化素养的新生商业力量对

当下和未来生存的判断和展望，以及在中国传

统文化空间实践过程中，将“传统儒家伦

理———宇宙秩序系统里个体的主体地位和感情

价值真理得以进一步提升”［１２］的文化创造精

神。更为现实的意义还在于，可以以这一“空

间”作为巨大背景，来透视和诘问扬州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以千篇一律的

现代建筑空间生产模式来推进扬州的城市与新

农村建设，还是回望历史，借鉴古民居建筑文化

空间生产方式与思路，寻找到一个既能体现历

史文脉，又融合时代新文化精神的建设路径，切

实将“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落实到

城市建筑文化空间的自觉实践之中？答案嘛，

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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